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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第一次踏进滨州市城区里的
荷塘公园，到今天算起来已经过去三
十多年了，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石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像一幅美丽的
山水画萦绕在我脑海里，成为永恒的
记忆。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巴掌大
小的普通公园吗，哪有什么值得难忘
的？然而在我看来，公园虽小，但那

“风吹芦苇荷花开 鸳鸯戏水趣味来”
的美景确实令人心情愉悦。

说起荷塘公园，它就坐落在市中
医医院（现已更名为弘慈医院）的东南
角，是当年根据城中村改造出来的微
景观，面积不过 3000 多平方米，荷塘
的原貌是村中荒弃的湾，用现在的话
来说，的确是个口袋公园。

“口袋公园”一词的出现要追溯到
上世纪六十年代。据资料介绍，1963
年 5 月，美国纽约公园协会组织举办
展览会，在大会上提出了“为纽约服务
的新公园”这一概念，原型是建立在散
布在高密度城市中心区呈斑状分布的
小公园，面积大都不超过 1 万平方米，
故取名“口袋公园”。我国口袋公园的
兴起缘于现代化城市的迅猛发展，以

“转角遇见美”为愿景，通过“见缝补
绿”，为市民打造精致小空间，满足大

家户外休闲的需求。
我所说的荷塘公园虽处在闹市

区，却“藏”在街角处，它的南端与张肖
堂干渠连接，这就有了“四季长流水”
的意境。走过荷塘入口，有座高度不
足一米的拱桥，站在小桥上向荷塘望
去，映入眼帘的是翠绿的芦苇，轻风吹
拂，芦苇会发出“嗦嗦”声，恰似进入芦
苇荡，非常惬意。

芦苇，满身都是宝。《本草纲目》中
这样写道，芦叶可以治疗霍乱，而芦
茎、芦根则能清热泻火、生津止渴、
除烦止呕，芦花序极为美观，是塘
边、河堤低湿处的观赏植物，有控制
杂草生长的作用，芦杆可成为造纸原
料或作编织席帘及建棚的材料。芦苇
是湿地沼泽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都分，
在净化水源、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
样性等方面具有其他植物不可替代的
作用。同样，荷花不仅适应在各种水
域生长，且具有较高药用价值。我常
想，荷塘公园种植下这么多芦苇、荷
花，难道与靠近医院有关，还是巧
合？或许这仅仅是我的“美丽猜想”
吧。

夏日清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
照耀着美丽城市，阳光飘洒在荷塘里，

映照在池水里，折射出万道霞光。这
时，从芦苇丛里钻出两只机灵可爱的
鸳鸯，慢慢向池塘中央游去，边游边伸
出可爱的小嘴觅食，还不时挺起脖子
向远处望去，游得那么小心翼翼，时刻
保持着警惕。也许，是那两只“小哨
兵”向芦苇丛深处的小伙伴们发出了
安全的信号，不一会儿，又从芦苇丛里
游出了六只，它们结伴而行，也学着
前两只的样子，边游边仔细观察周边
有没有“陷阱”，唯恐会受到“不速
天敌”的攻击。是的，鸳鸯生性胆
小，养成了安全防范的良好习惯。正
当人们尽兴观看它们的时候，突然从
楼群拐角处传来阵阵悠扬悦耳的笛
声，时而吹的是 《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接着又是 《小白杨》，一曲接着
一曲，仿佛与池塘里摇曳的芦苇组成
了“晨曲演唱会”。然而，鸳鸯们并
没有理会，继续着它们的生活。后
来，我得知它们早已习已为常，人们
和它们也成为了好邻居。

这些生动的场景，是多么富有诗
情画意啊！但对于我来说，真正吸引
我、让我流连忘返的还是那些矗立在
荷塘边的建筑物上刻满的历代诗人的
名句。为欣赏这些诗句，周末我曾约

几位诗友来荷塘品诗赏景，一时间我
们读到了南北朝诗人江洪写的“风生
绿叶聚，波动紫茎开。含花复含实，
正待佳人来”，透过诗的意境，讨论
着江洪赋诗的背景。议论正酣，有人
对唐朝王贞白的“方塘清晓镜，独照
玉容秋”的诗句争个“你长我短”。
于是，我们接续诗人的名句，进行诗
词接龙，相互品鉴，总想穿越时空与
李白、白居易他们来一场“诗和远
方”的隔空对话。我们畅怀大笑，无
话不谈，于是，诗友成为志同道合的
兄弟，友谊在读诗鉴赏中历久弥新。

后来，城市不断发展，现代化新
城拔地而起。我的家早已从靠近荷塘
的东区搬到西城，各种各样的口袋公
园转角即可遇见，其功能和景观无不
超过荷塘公园，长达二三十里的黄河
二路已从城市的外环路变成了荷花盛
开、口袋公园随处可见的景观大道，但
我还是钟情于三十年前初识的荷塘公
园，因为荷塘虽小，但它见证了滨州这
座城市发展的脚步，更见证了品质滨
州天更蓝、景更美、家和谐以及现代化
城市的繁花似锦。

荷塘垂柳依依，芦苇飒飒，鸳鸯戏
水，繁花飘香，我又怎么能够忘记呢？

最是荷塘雅趣多最是荷塘雅趣多
□ 李延典

黄河畔黄河畔    稻花香稻花香
□ 王晓霞

在黄河南岸，有一个稻花飘香的
地方叫小营，那是我的故乡。我小的时
候，人们叫它“小营公社”，以后改称

“小营镇”，再后来就是现在的“小营街
道办事处”了，我们这些离开故乡在外
工作的老乡们至今仍习惯地说“咱小
营的”，别人听了往往跟上说“小营的
大米很有名啊”，是的，我感觉“小营大
米”让我的故乡更加闻名遐迩。

小营地处黄河滨州段的南岸，水
资源丰富，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每到春
天，乡亲们就选取一块肥沃的土地，整
成长方形秧板，施上肥料，把用水浸泡
过的稻种撒在上面，用塑料薄膜封严，
上边再盖上草席，几天以后秧苗就长
到一拃多高。妇女们就把板凳放在秧
板旁坐着提秧，把带着根的秧苗捆成
一束一束的；男劳力们则把一片片农
田用牛拉着进行整平，灌上水，再用扁
担竹筐或独轮车把秧板处一束束的秧
苗运到水田里，大家一起插秧。插秧可
是个技术活，操作熟练的插的秧苗行
距株距均匀美观，我小时候写作文常
把它们比作“军队里操练的士兵”；技
术不熟练的就从稻田的一头拉一根长
绳到另一头，作为参照物比对着插苗。
现在，人们都用上了播种机、插秧机，
效率更高了。

刚从秧板移到稻田里的秧苗显得
有些弱黄，人们称之为换苗，几天以后
在暖阳之下，于水面之上，茁壮的秧苗
像一面面绿油油小旗迎风摇摆，在此
起彼伏的蛙鸣声中，开始了最朴素的

“成长之路”。而随着秧苗的生长，一些
杂草稻莠也疯狂长出，有的比秧苗长
得还快还高，吸收了田里的营养，遮挡

了稻苗所需要的阳光，那时候，生产队
里不用除草剂，一般是到学校里找学
生们帮忙除草。

一到下午，上完两节课以后，学校
里的所有老师和同学都站着整齐的队
伍，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兴高采烈
地到达稻田。学生们横着站在田埂下，
每人揽着六行稻苗，一边拔草一边前
行，有的草容易拔，有的长得牢固，一
用力泚一身泥，有时我们自发地搞拔
草比赛，看谁拔得又快又干净，前行几
步，回头看看落下的赶紧倒回去拔掉，
到达田埂的另一头后，每人再开始揽
着六行秧苗继续拔。经过一两个小时，
杂草除完了，田野里的稻苗又整齐又
好看。每次劳动之后，同学们都能分到
铅笔、本子、橡皮、铅笔刀等很多文具，
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和几个伙伴把扔
在水沟里的杂草捞出，洗净泥巴，用事
先准备好的麻绳打成捆，背回家。到家
以后，草根晒干用来烧火做饭，草叶晒
干后背到附近村卖，卖得的钱可在货
郎的小推车上买彩色头绳，也可到门
市部买小人书看。

我们那时候有麦假和秋假。一到
秋天，稻谷熟了，低着头，弯着腰，看起
来是那样的谦虚、朴素、雅静，阵风吹
来，稻浪翻滚，金灿灿的如诗如画。收
获的季节到了，大人们一手拿着镰刀，
一手拿着草绳边割边捆，我们小孩的
任务则是把一捆捆水稻搬到地头的牛
车上，再把田里漏割的或漏捆的稻穗
捡拾起来，放到牛车上，一起运到村边
的场院里。到达以后，我们把稻捆卸下
车，在场院的周围垛起一个个稻垛，长
的、方的、圆的，在阳光照射下金光闪

闪。那时候一般是白天收割晚上打场，
打场的时候一般会从场院屋里扯出一
根线，在竖杆上挂一个大度数的电灯。
大人们在场院当中放一台打稻机，小
孩们把稻垛上的稻捆抱到机后半米的
地方，几个整劳力用透明的纱巾把脸
部脖颈围起来，站在打稻机与稻堆之
间，几个人一起拿着稻捆，把稻捆摁在
打稻机上，一起用脚踩着蹬机上的踏
板，又一起翻转稻捆，那动作标准得像
排练了无数次的舞蹈。稻粒在机前越
堆越多，有几个年老有经验的人戴着
斗笠、眼镜，用木锨把稻粒推到一旁。
大人们不停地打，我们不停地抱填，有
时也偷偷抽空在一个个稻垛间捉迷
藏，有时玩起来忘了干活，忽然听到有
人高喊“抱稻子人的呢？”藏的、捉的、
赶的、追的都跑过来抱起稻捆放到机
旁。半夜时分，一垛垛的稻子在人们的
欢笑声中变成了小山似的稻米堆。以
后的脚蹬脱粒机改成了用柴油的、用
电的、全自动的，农活更加省时省力，
生产效率越来越高。

等所有的稻谷全部完成脱粒，生
产队开始按每家每户的人口数分粮
食。那个时候农村里上学的女孩子少，
上到初中的更少，我父亲想方设法让
我的三个姐姐都上到高中毕业，所以
我家里按劳动记工分分的那部分粮食
很少很少，即使在丰收的季节，我家想
吃上一顿粘稠的米饭也是件奢侈的事
儿。大部分稻谷脱皮成米以后，我姐姐
和村里的人搭伙，在深夜用地排车拉
着偷偷到胜利油田一分厂换面，一斤
米能换一斤半面或两斤玉米面，那样
吃得时间能长一些。

后来，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改革，
我家人多，分到的地也多，收获的粮食
开始增多。记得我家里请人给做了两
个水泥柜，收的稻谷装得满满的，母亲
经常给我们蒸大米干饭吃，蒸熟的大
米看起来晶莹剔透，吃起来醇香润滑。
那个时候，村民们可以推着、带着、背
着大米到集市上卖，也可以在公路两
旁向开着车的外地人卖，还有一个个
用包装箱壳做成的广告牌子，无论长
的方的都醒目地写着“小营大米”几个
字，来来往往的开着车的司机们看到

“小营大米”，就停下来，手里拿着早已
准备的布袋或鱼鳞袋走向米市，卖米的
人一个比一个大声地吆喝着“小营大
米！正宗的小营大米来。”一番讨价还价
后，买米的提着米走了，卖米的拿着钱
笑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考上师范以后，我经常带着博兴、
高青的同学来我家吃饭，母亲总是蒸
上一锅芳香四溢的大米饭，父亲则从
菜园里摘一个大冬瓜做一盆油花飘飘
的冬瓜汤，有时母亲还把我家枣树上
长的大枣放到米饭里做一锅甜饭，有
时还用米加工成枣面粘糕……至今，
我每次见到那些老同学们的时候，她
们还会说起我家的“大米饭”。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
各种大型超市、精品粮店里，长米、圆
米、粘米、香米、国产米、进口米琳琅满
目、样样俱全，我越发感到最亲切的还
是“小营大米”那几个字眼，现在每逢
过节的时候经常有老乡们给我送些故
乡的大米来，我也经常给城里的朋友
们送些小营大米，让好朋友们跟我一
起分享甜蜜和幸福。  

1
旧时年月，年轻的父亲扛着铁锨
去地里寻找水源。铁锨下挖
依然是干透的土坷垃
在干旱面前，他也是无能为力
手中铁锨一扬，令天地浑然一色
远方传来好消息，让土地有了盼头

“开河”像一颗定心丸，让
靠天吃饭的庄户人安了心

从德州的平原到无棣的入海口
172.6公里河道上排满了独轮推车
父亲肩膀勒出血痕，脚底磨起水泡
只能在夜里，对自己诉说着疼
人们挖开平坦的开阔地，见到
残损的贝壳、生物的化石，才知道
这里竟深藏着远古的大海
 

2
有了水，板结的土壤暄腾起来
夏季的雨水像“一群听话的孩子”
顺着沟壕向河里流去
沿河田地里，麦子争相亲吻春风
麦浪起伏，交织成另一片绿色的海
叫不上名的花草依偎在春天里
鸟儿快乐地在林间追逐嬉戏

榆树、刺槐，这些土生土长的家材木
曾在土坯垒起的房屋里，撑起
庄户人头顶上的天。你看那
码放整齐的一垛垛秸秆
就一定能掂出秋天的分量
 

3
电灌站旁边，两间土坯房在寂静中
守护着灯光。憨厚朴实的老人
长年累月与一条河流为伴
夏日听虫鸣悠扬、蛙声阵阵
冬天一盆炭火、一盘热炕
足以抵御寒风。在树枝围起的篱笆里
老人活成了村外的“一双眼睛”
 

4
河，让村与村之间有了距离
桥，又将它们连在了一起
李辛、鹁鸪王、朱李张、芦郭、苏家
那么多村子通过桥，互通有无
这条河上的桥，一色的钢筋水泥结构
一米多高的护栏，几十年如一日
立于河中，任凭流水冲刷
风霜雨雪的侵蚀；年复一年
承载着过往的人、牲口和车辆
 

5
土地裸露着，麦茬已经晾晒了很久
干枯的样子，一根火柴就能点燃
瓦蓝的天空连一丝白云也没有
农历已到五月，太阳照直射下来
电灌站抽出的水在地沟里奔涌
向村外的田地流去。焦渴的土地
得以水的滋润，玉米在光照充足的
时间里成长，孕育新一茬生命
 

6
一条河从平原逶逦而来
河套土地肥沃，紫花苜蓿

迎合着葳蕤的树木，一排排的秧苗
饱含夏季的热情，写下了嫩绿的诗行
当汗珠挂满身体，树叶也撩不走
暑天的闷热，到河水里泡一泡
清凉的感觉让身心立刻平静下来
于是，桥又成了劳力们跳水的台子
纵身一跃，水面绽放快乐的花
 

7
有远见的人，用目光瞅准了河
近水的庄稼长势好于别处
河里捕鱼捞虾，房前屋后种植
瓜果树木。多年后高高的河坝上
建起了砖瓦房，气派，宽敞，明亮
就像村庄的地标
炊烟缓缓飘向那里
就连文化场地也铺展到了河坝上
傍晚，村民们翩翩起舞
悠扬舒缓的乐曲伴着流水潺潺
让乡村的夜晚更加曼妙怡人
 

8
排泥场，是排放淤泥的地方
那些沉积地下曾被海水冲泡过的
泥沙，泛着点点亮光
经过风化日晒、河水浇灌
变成沃土良田
喜欢沙质土壤的作物
肆意生长起来
让排泥场连缀起串串果实
地上青枝绿叶，百蕊吐芳
朴素的花香吸引来远方的放蜂人

祖父母去世后
父亲把墓地选在那里
排泥场地势宽阔、风水好
向口对应的方位正是这条河
后来很多亲人也相继葬在那里
在另一个世界庇佑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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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灌站、土坯房，成了河流
对过去的追忆，曾经的家材木
被红松檩条替代
还有一些树林被开发成粮田
大型水电站排水量大，水流面积广
河水直接被送到各村地头上
智能信息化时代，即使无人看守
昼夜也有一双不眠的眼睛
小麦、玉米、棉花、苜蓿大丰收
农民的日子饱满、充实、富足
一挂挂喜庆的朝天椒，把红红火火
写在人们脸上，挂到蔚蓝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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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条陪我长大的河流
我亲切地唤作“母亲河”
清冽的河水哺育村庄和土地
养大了一代又一代村里人

河坝上，过去坑洼不平的黄土道
已变成平坦宽阔干净的柏油路
这条德义、惠民的河流
穿乡过村，流淌着平凡和纯朴
多少年风风雨雨、世事更迭
一起随着流水汇入了渤海中去

小时候一进三伏天，阴雨天也跟着多了起来，浑身
潮乎乎湿溻溻的，下雨时还常听到土院墙倒塌的轰隆
声。庄稼地里进不去，农活没法干，一切似乎都停了下
来，整天忙碌的庄稼人也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好好休息一
下，我的父辈们都会趁此美美地睡一觉。

父亲总归是个闲不住的人，片刻休息后便会立马起
身，拾掇出木材和木匠工具，根据自己的打算在敞篷里
做盖屋用的屋架和门窗，有时也修修桌椅板凳，或做几
件农具。受父亲影响，手锯、刨子、凿子等工具我现在用
起来也很顺手，家里那些修修补补的杂活也能凑合完
成。那些年我们家盖房用的木材、门窗和屋架就是父亲
一个人一点点完成的。父亲不善言辞，可心里有谱，家
里地里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那时父亲还有一个邻村好友，也会木工，与父亲年
龄相仿，虽然长一辈，但跟父亲很谈得来。他经常在阴
雨天的时候过来跟父亲聊天，常谈些庄稼、木工及惠民
政策之类的话题，一聊就是大半天，到了饭点，母亲就会
专门凑俩菜留他和父亲单独喝俩盅。随着我们兄妹五
个长大，日子越过越紧巴，东挪西借的事情时常发生，他
和父亲也就渐渐少了来往。母亲说，日子穷了别人都躲
着走，不怨别人，靠别人也成不了大事儿，得自己争气才
行。

阴雨天时间长了，最犯愁的就是母亲和姥姥。那时
烧水做饭都得烧柴，虽然下雨前抱了许多棉花秸秆、麦
穰和玉米皮之类的柴火，小火屋塞得满满的，可是连续
五六天阴雨天过后心里也着了慌。实在没柴烧就锯几
块湿漉漉的木头，用嘴吹、扇子扇、风箱拉，好容易才引
燃，滚滚浓烟呛人，母亲和姥姥不时发出阵阵急促的呛
咳声，听着就让人揪心。

虽然饭难做，可姥姥跟母亲总会想办法改善一下生
活，烙油饼、擀面汤或是包饺子，香椿叶加胡萝卜咸菜切
碎拌进面汤里也是香气扑鼻，茄子、韭菜或是豆角馅儿
的大蒸饺更是美味可口。那时我家九口人，做饭都是

“大工程”，特别是阴雨天气。姥姥总担心饭不够吃，于
是吃饺子和面汤时姥姥就说“一人就一碗，不够的吃棒
子面卷子。”烙油饼时姥姥也说“一人就两块，不够的还
有棒子面卷子。”其实，每次改善伙食，姥姥总是先让我
们吃，饭不够时就她自己再吃几口卷子。

那时候的我还是非常喜欢连阴雨天的，常常光着脚
丫在砖砌的簸箕装的圩子沟落水口蹚水，钻进村头石拱
桥桥洞里玩泥巴，还经常披着一块化肥袋子捉知了。人
小的时候总能找到快乐的方式，长大后欢乐却少了许
多，对一些事情也没了兴趣，回忆童年时光让人觉得成
了一件美事。

阴雨天也是聚会的好时光，庄稼人戏称“过阴天”。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几个好哥们聚在一起打打
扑克、喝场小酒，你带几个咸鸡蛋，我带一瓶小酒，他带
着一碗炸好的知了猴，若碰巧能从村东头的马四干渠里
再网几条鲫鱼做个鱼汤，那可真算得上太舒坦了。大家
凑在一起先打几把扑克，虽然有时也会因出牌争得脸红
脖子粗，可是一上酒桌立马又成了“亲密好友”。醉里乾
坤大，几杯酒落肚，一个个耳朵热了，脸红了，话也多了，
偶尔扯几个闲篇儿，或划拳猜令，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有
了灿烂阳光的味道。

二哥从来不跟别人凑份子过阴天，而是独自躲进自
己的屋里查字典、写字。二哥小时因为贪玩不受管，断
断续续读到小学二年级就“撂了架子”，年龄渐长后收过
酒瓶，干过建筑小工，还下过煤井，那些经历让他尝到了
没有文化的苦头，于是后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拼
音、读书、查字典、练字。我用过的语文课本、新华字典
和没用完的笔记本和圆珠笔等都成了他的学习资料。
二哥坚持每天写几十个字，重复练习，几年下来，常用字
认识了个差不多，来往账目也能弄个明白，用二哥的话
说“自己终于不是睁眼瞎”了。

如若碰上微雨阵阵、斜风细雨的天气，我会撑起伞
走向田间地头，看绿意浓郁、蜻蜓低飞，听虫鸣蛙唱、飞
鸟呢喃，真是一份难得的享受。现在虽然我们大都脱离
了庄稼地生活，但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总要抽一点时间放
松一下，调节一下，读书、看电影，或与几位好友小聚闲
聊，亦或陪家人谈谈过往，都是生活的一种调节剂，也是
为了我们更好地生活。而过去的乡村阴雨天说远也远，
说近也近，如书页轻轻翻过，但记忆会像唱片一样，随着
舒缓的音乐滋润人心，那份美好早已沉入心底。

怀念怀念旧时旧时
阴雨阴雨天天

□ 胡付营

德惠新河德惠新河
灵魂栖居的宝地，精神安放的家园。

——题记
□ 李文兴


